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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島的綠衣女人
小　樹

一鼎雲天——參加凌鼎年文學館開館儀式散記 文  外

5月27日下午，澳大利亞南溟基金在墾思圖書館

(Campsie Library)舉辦了該基金於2021-2022年度資助

的燕紫的詩畫集《彼岸月光》及李雙的散文集《澳洲小生

活》新書發布會。

澳大利亞南溟基金執行人蕭虹博士、評委何與懷博

士、譚毅博士、受資助作者李雙先生、澳華文壇作家、文

學愛好者、共同主辦方Canterbury-Bankstown市圖書館主

管Jinru Zhu女士及其圖書館工作人員等數十人出席了新

書發布會。另一位榮獲資助的作者燕紫女士因感染新冠病

毒，未能登機前來悉尼與會。

發布會由蕭虹博士主持，她首先介紹了今天將要發布

的兩部新書及其作者，也介紹了兩年來獲得贊助的另外兩

位作者及他們的作品，其發布會將另選日期舉辦。蕭虹博

士感謝圖書館的協同支持，感謝榮獲了南溟資助的作者們

以及每年申請南溟資助的積極響應者，也感謝多年來辛勤

無償奉獻的歷屆評委們。

隨後播放了燕紫在病中為發布會臨時錄制的一段視

頻，刨析了自己的創作初衷和感悟。畫家沈嘉蔚先生首先

邀請周驪女士朗誦了燕紫的詩《我的軀體住著一位神明》

，隨後以四個小故事對作者燕紫和她的詩集《彼岸月光》

進行了生動的解讀及映襯。專程從墨爾本趕來赴會的李雙

與大家分享了他的散文集《澳洲小生活》的創作體會，並

表達了自己對文學創作的獨特見解。新州作協的賈虹女士

對李雙的作品做了一番非常接地氣的點評，贊賞李雙不同

凡響的寫作風格。

在自由發言階段，史雙元博士對華人社區積極參與

華文寫作深為欣喜，感謝南溟基金多年來的支持，見證了

華文寫作的繁榮與質量提升。悉尼雨軒詩社及新州作協成

員梁曉純感言由於南溟基金多年來的資助，使得更多的寫

作者受到鼓舞，努力創作出更好的作品。新州作協副會長

梁軍表示南溟基金長期以來對作家們的實際支持實在難能

可貴。何與懷博士表達了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

大陸”的觀點。他說，不可否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留學

生文學是澳華文學的一個高光時段，但不能說從此不可超

越，從近年來南溟基金贊助的作品及澳華作家在世界華文

文壇具有的影響力及獲獎的數量，可以說現在澳華文學成

績喜人，前景無可限量。

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是為紀念蕭宗謀先生而設。蕭

先生生前曾任世界書局總經理多年，對台灣出版界貢獻良

多。本基金由其後人成立並主辦，每年以一萬澳元資助兩

部澳洲和新西蘭華文作家出版的著作。二十一年來，南溟

基金資助出版的作品計有：

張奧列《澳華名士風彩》(2003)、何與懷《北望長

天》(2003)、陳振鐸《吟唱在悉尼海灣》(2004)、凌之

《海鷗南飛》(2004)、張勁帆《初夜》(2005)、海曙

紅《在天堂門外》(2005)、夏兒《望鶴蘭》(2006)、齊

家貞《紅狗》(2006)、鐘亞章《活在悉尼》(2007)、

伊零零零和龍世祥《虎年虎月》(2007)、沈志敏《墮落

門》(2008)、艾斯《新西蘭的微風》(2010)、心水《三

月騷動》(2010)、瑞門《醫道碰王道》(2011)、何學威

《蓮》(2013)、辛夷楣《心橋》(2013)、汪應果《古城

牆的回聲》(2014)、海曙紅《一個中國人眼裡的澳洲藝

術》(2014)、黃惟群《文學的不二之法》即《偏見集》

(2015)、西貝《靜守百年》(2015)、渡渡《文字,我的另

一種存在》(2016)、洪丕柱《無處不在的文化》(2016)

、何玉琴《人生400度》(2017)、黃冠英《南溟秋興》

(2017)、梁軍《移民代理》(2018)、金幗敏《弄堂外

史》即《安義坊–弄堂往事如浮雲》(2018)、聖童《順便

兒集》(2019)、唯韜《迷洲》(2019)、劉放《為了那傳

說中美麗的草原》(2020)、辛夷楣《這邊風景：澳洲華裔

文化人與澳洲中國通的故事》(2020)、燕紫《彼岸月光》

（2021）、經年鯉《潘多拉的手環》（2021）、李雙《

澳洲小生活》（2022）及沿濱和海峰的《烏有七日談》

（2022）。（梁曉純供稿。）

2016年，雨軒詩社出版《大洋洲雨軒詩薈》，我寫

了《祝賀.期待.共勉》一文，作為“前言”。過了三年，

雨軒詩社出版詩薈第二集，我以“真”字相贈，提出：“

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現在，又三年之後，雨軒詩薈第

三集要出版了，這真是可喜可賀之事。

雨軒走過的這些年，在澳華文學史上，是值得記錄

的。

關於好的詩歌寫作，澳華詩人學者莊偉傑博士提出，

起碼有五種“力”顯得至關重要。概而言之：1. 筆力。寫

作者必須具有精深的文字功力，尤其是強大的語言的爆發

力和表現力；2. 腦力。好作品一定要有新穎的立意和巧妙

的構思，一定要找到最佳的角度或切入點；3.  眼力。要善

於發現及捕捉常人習焉不察的事物或細節，即擁有發現美

的獨到眼光；4.  聲力。創作者要融入自身的生命體驗，

力求發出個人的聲音，形成屬於自己的情調和語感；5.  神

力。詩性的語言符號必須是通靈的，要具有內在神力並彰

顯出精神脈像，即臻達某種思想和藝術境界。（見莊偉

傑：《關於“現實”如何詩歌的當代性思考》，《星星·

詩歌理論》2022年第3期）我欣喜地看到，在雨軒詩薈

裡，這五種“力”在許多詩作中都有所展現，雖然程度各

有不同。

這些年來，作為澳華詩歌愛好者的心靈家園，雨軒是

一個生氣勃勃的詩歌創作平台。就如社長布文說，雨軒詩

社經過數年發展，集合了一批優秀詩人，一批既傳承中華

文化的優秀傳統又接受當今普世價值的洗禮的優秀詩人。

因此，很有必要把他們從歲月的沉澱中擷取的生活感悟變

成鉛印文字留存下來，在風雨的沉浮中繼續傳承給後人。

這就是在澳華文學史上添磚加瓦。這就是出版雨軒詩薈的

意義。

除祝賀之外，我還該說些什麼呢？我自然想到，今

天，我們，每一個人，當然包括每一個詩人，不管願意不

願意，都在面對一個極其嚴峻的時代。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近三年，各國經濟民生遭受極大

的破壞，許多人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在全世界還沒有緩過

氣的時候，普京發動了侵烏戰爭，至今打了大半年，為挽

救敗局竟然發出核威脅叫囂；而在地球另一邊，東亞正在

形成高危地區，國際問題專家確信，如果謀求武力改變台

海現狀，便必然引發新的一場世界大戰！

許多人都在思考，都在探問：人類文明是在走向至暗

時刻嗎？或者，這樣思考：如何愛護、保衛人類文明？

雨軒詩人也應該思考。

的確，詩言志。如人們考證，古代的中國文論家對

詩的本質特徵早就抱持這個認識了。《詩經》的作者在其

作詩目的的表述中，就有“詩言志”這種觀念的萌芽；而

作為一個理論術語提出來，最早大約是在《左傳·襄公二

十七年》出現“詩以言志”的記載。其後，“詩言志”的

說法就更為普遍。例如，《尚書·堯典》說：“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說：“

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說：“《詩》言是其志

也。”……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詩論專著《詩言志辨》中，

曾把“詩言志”稱之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的綱領”，今天

更有人覺得還可以進而論之——如果說“詩緣情”是詩的

基礎，那麼“詩言志”便是詩的必然要求，是詩歌的最高

標凖和黃金律令。

但是，人各有志。所謂“言志”，那便要問：是要表

達什麼樣的情懷、理想和志向？要倡導什麼樣的價值？要

弘揚什麼樣的精神？今天，面對這個極其嚴峻的時代，一

個詩人，要“言”出什麼樣的“志”，我覺得，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課題。

所謂學詩寫詩的“功夫”在“詩外”，這裡有“閱

歷”和“品性”兩個相互關聯的含義。詩歌作為詩人個體

發出的聲音，當然是個人性的；但是一個置身於時代並敢

於搏擊生活激流的詩人，又不能不關注人類的命運，所

以，詩歌也是社會的和歷史的。孔老夫子也早已告訴我

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人是性

情中人，也應當是有思想的人，揆古察今，立德明志，感

覺敏銳，思慮深切，其愛恨感懷，常繫天下。我曾經多

次談到，事實上，詩人關懷天下事，可謂中國詩歌偉大傳

統。如無錫東林書院這幅經典對聯所示：“風聲雨聲讀書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人類命運、民

族興亡、民生疾苦、政治清濁、時代風雲變幻，都應是詩

人視野之內，關懷所在。

那麼，我們便要捫心自問：

我們能否對所處的時代和現實境遇作出心靈回應，以

詩的形式介入其中，體現一種良知、道義和責任？我們是

否懷揣一顆真誠、善良和慈悲之心，擁有關愛眾生的悲憫

情懷和憂患意識？在對“高牆或雞蛋”作出選擇時，我們

能否堅守最低標准：絕不聽命於權貴，絕不為獨裁專制唱

贊歌？

歷史定然站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一邊。歷史

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能否秉持“道要正道；心

要真心”的信念，能否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

詩歌是關於靈魂的學問（莊偉傑博士語）。在這樣一

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發出更

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更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更深刻的

歷史洞見？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擁有“詩魂”，參與引

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走筆至此，想到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距今剛好整

整兩百年，他的生命嘎然消逝。雪萊終其一生，將自己的

精神境界、美學理想和社會抱負傾注在詩性的意像上，寄

情自然，以詩言志。他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喚起人們的

希望，啟發和改善人們的信念。讓我們也像他那樣，既立

足大地又仰望星空，發出內心的真切呼聲——

“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2022年10月8日於悉尼）

面對嚴峻的時代
——雨軒詩薈第三集前言 何與懷

梁風如故　臨江仙
不駐光陰霜鬢染，金風吹去天涯。雨軒詩輯第三花。

黛山披錦色，銀月伴星華。

曾經年少不知老，魂夢飛上雲霞。心如虛室境漸佳。

展篇再奮筆，孤案一壺茶。

張青　減字木蘭花
雨軒詩薈，瑰麗雄奇堪品味；開卷成三，吟唱溟瀛過

斗南。

新聲古韻，華語文壇留足印；心語聯篇，縷縷情思四

海傳。

恆心馬　唐多令
霜葉染南洲，斑斕彙彩流。數經年、更上層樓。發布

新書多妙趣，歡聲笑，正清秋。

瀑布溯源頭，友人可到否？賞夕陽、忘卻憂愁。百丈

飛流陶醉景，歌一曲，信天游。

陸文濤　浪掏沙令
遠眺疊巒青，憑海傾聆，一簾驟雨又初晴，回看山川

秋正好，風展雲升。

歌舞玉婷婷，並步前庭，醇香食錦唱詩情，下月紅楓

秋更美，願否同行。

八月飛雪　七律
幾許長歌入夢遙，披寒望月立中霄。 

高山昂首接星漢，流水低眉落底潮。 

不盡江悠家國事，無端腸斷旅途簫。 

未嘗涕淚幽台上，風動新書忘寂寥。

秋卉芬芳　浪淘沙令
何處覓風流。南岸秋游。雨軒三卷聚朋儔。詩朗舞柔

才俊秀，田野青油。

兩地雨煙稠。布社勤酬。激情歲月伴君游。不老青山

同舉酒，海遠詩悠。

行悅　江城子
舉樽失語話炎涼。縱憂傷，也無妨。醉臥花間，捉筆

任疏狂。放眼天高雲萬丈，吟不盡，繞庭廊。  

心詩無字墨中蹚。淡芬芳，盼情藏。數載韶光，袖底

暗流香。幸得雨軒瓊玖助，終亦始，再新章。

（ 接 上 期 ） 在 神 秘

島煎魚套餐攤檔的對面不

遠，就有按摩的小屋子，

按時間收費，由20至50

澳幣不等；也有幾個給游客女孩子們梳頭髪編細細髒辮的

小攤，在熱帶海灘游玩的金髪女孩子們，特別鐘情耗時費

力地在頭上編許多條這樣細細的小辮子，然後再撒上五顏

六色亮閃閃的粉，似乎這樣的髪式才是最適合熱帶假期。

編小辮子的攤檔並不多，但是一溜煙地走進去，這島上有

許許多多賣五顏六色沙灘裙、沙灘褲和紗籠的攤檔。大都

是年輕的瓦努阿圖女子守著小攤，前面掛著一行行色彩斑

斕行雲流水一樣的長裙和紗巾等，也許是賣貨的攤檔比較

多，東西也不算貴，根據布料的質地十塊二十塊就可以買

到。一月份正是南半球的盛夏天氣，午後的神秘島，天氣

十分炙熱，海水卻很是沁涼，在海裡游泳或在海攤邊坐著

休閑的旅客，在這島上輕易就打發了一整個下午。

因此，當她和他一起在島上，站在這島上熾熱的太陽

下，耳朵上各自夾著一枝嫩枝，似乎彼此間的距離是無比

切近的，她卻覺得他是離開她特別遠的，而當她的心離開

他遠一點的時候，她就覺得仿佛她就離開自己的內心切近

一些。而當她離他近一點的時候，她的世界就全部歸附於

他了，她就是一個陀螺一樣忙碌的女人，她和他之間，是

女人跟男人的關係，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女人跟女人自己

妥協的關係。如果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是錦上添花、是相

輔相成、是相親相愛地彼此扶持，那便是塵世裡由人造就

的天堂，倘若這樣的男人不會出現，她也是一個快樂而自

由自在的靈魂，她的日子一樣是充實精彩的。

假設她愛得狂熱，離開他就仿佛是離開空氣一樣難以

自持，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酣暢淋漓的愛情。如果男人和女

人仍是從前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是純粹的剝離了社會關

係、財富和門第的一種相互吸引，也許這樣的吸引是純粹

的。可是對於今天的男人女人而言，愛情是一種摻雜了這

麼多額外因素的一樣事物，關乎社會地位、財富、年齡相

貌、高矮胖瘦、還關乎世人的眼光和其它的許多種種，在

長長的時間裡，這是關乎一個男人或女人如何在世俗的道

途上跋涉，是否體面，是否合乎眾人的評判和眼光，然而

當歲月的塵埃，如同永無盡頭瑣碎紛繁的世事爬滿光陰，

如同紛雜的鏡中白髪紛紛而落，她忽然發現她瞭解他了，

他只是想按照一個男人的法則快樂地生活，而她不能夠阻

擋他的快樂，好像約定俗成女人是給男人帶來快樂的，女

人是照顧男人的快樂的。而男人的快樂是各種各樣的，有

時是並不依照社會的道德准則來衡量的。

這個公寓的陽台外，已經長了許多高高的樹，有幾

棵是尤加利樹，也有矮小稠密的灌木叢，而她不曾記得在

六、七年前，這兩幢黃色的

樓蓋好之際，陽台外曾有任

何高大的樹木。樹木天生的

使命似乎就是生長，該開花

的開花，該結果的結果，夏天裡用青翠的濃蔭吸引鳥兒過

來，這裡確乎是有很多色彩斑斕的鸚鵡的，白鸚鵡也非常

多，它們一點兒也不怕人。在一個夏日裡風聲呼呼大作的

周末，陽台外的這棵尤加利樹，突如其來地就折掉了半枝

極長極大的樹枝，倒在幾塊石頭鋪就的小徑上，那小徑是

通往她的陽台唯一的路途，走在這條方石小徑上的，除了

她自己，就是一起去了神秘島的他。

風雨消停之後，他麻利地把大樹枝截斷，恢復了小徑

的交通。這個三月是悉尼溫煦涼爽的夏秋之交裡，非常罕

有的一個酷熱天氣，那天夜晚，天空上有一輪異常皎潔明

亮的圓溜溜的月亮，好像正是因為這樣熱浪滾滾的天氣，

才造就了這晴朗的夜晚和高空上這輪無比端莊圓潤的月

亮。當那天晚上她回家時，才發現那掉了一大枝的尤加利

樹，在這個三十八度的夏季天氣裡，把另一半更大更沉重

的樹枝，倒在了陽台頂上的數根鐵橫桿上，陽台頂上就承

受著極其沉重巨大的一大枝尤加利樹幹，而掉了枝幹的高

高樹梢，殘留著生硬的白生生新折斷的樹幹。這些情景都

是她不曾預料到的，如同他一次次走過這方石的小徑。如

同神秘島上著綠裙子的土著女人，帶著嫩生生樹葉的柔嫩

樹枝，是夾在左耳還是右耳，是單身的還是結了婚。若是

結了婚，是否也可以自由自在和別個女人成雙入對。

她是在十歲時和一家子人去上海的，上海是有著潛

移默化改造一個女孩或者女人的能力的，地道的上海女人

是精致而矜持的，而城市上海對於女人無意識的影響還體

現在女人在無形中受到重視的嬌貴，地道的上海的女人是

被人呵護和照顧的。在上海這樣的城市漸漸長大，男女平

等似乎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她沒有料到家庭對於女人，

意味著這樣多的瑣事，這麼多的開銷和花費，這麼忙綠的

日子。在瓦努阿圖的神秘島，女人好像是依附於男人的，

女人的職責只是做家務和生孩子，而長著一身精壯肌肉的

男人，是負責捕獲獵物，提供食物的。他們黝黑油亮的肌

肉，是城市裡的男人不容易在健身房練得出來的。

年歲漸長的時候，她也會領悟到，無論是多麼好看多

麼讓人愛慕的男人，也有漸漸老去的時日，男人和女人一

樣抵不過時間的磨礪。男人在漫長歲月裡，曾經按耐不住

的那些雞飛狗跳，在年老的時候，也似乎成了曇花一現，

而那個時候女人在忙些什麼？也許像所有邁入中年生活卻

如同一地雞毛的女人一樣，那個時候女人在忙家務，忙孩

子，忙著工作掙錢，忙著如何在這匆忙而令人疑惑的世界

裡，為了女人的生活奔忙。（2023年4月）

（接上期）凌鼎年很大的特點是心態好，凡事往好

的一面去想，永遠的樂天派。因為他總會把別人認為很麻

煩、很心煩、很繁重的事當成了輕鬆、當成了樂趣，這樣

才能行事沉穩扎實，才能真正達到厚積而薄發的高度。加

之博學多才、記憶力驚人和高悟性高情商，他才能在多個

領域都成就輝煌：不僅在微型小說方面是領軍是大師，而

且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評論、詩歌、游記乃至文史研

究方面都有收獲，碩果累累；不僅在文學、書法方面有極

深的造詣，更是通曉多個領域的知識。有一次看他在文中

把中醫說得頭頭是道，著實驚訝不已，他卻順口列舉出一

串他閲讀過的中醫大部頭書籍，原來他是蘇州十大藏書家

之一。

凌先生才思敏捷，做事行雲流水，一切似乎均可一蹴

而就，文字上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手到擒來，這一點實在令

人望塵莫及。記得第一次見他並去東北參加活動，歸來感

觸良多，打算動筆記錄下來。誰知兩三天我尚未想好怎樣

寫，他那裡已經上萬字地連出了三篇文稿，甚至我未曾觀

察到的細節都有詳述。這令我心中頓起一個感慨：無論咋

寫，都會在凌先生之後、也都將成為廢話。不免有自慚形

愧之感，也不得不將還未成形的腹稿生生咽了回去。

然而，若僅僅把他看成一介文人書呆子，那也大錯特

錯。正如為文學館題詞人之一的龍鋼華教授所言，凌鼎年

是“一位全能型的人物，集作家、評論家、事業家和社會

活動家於一身”。

高情商決定了他能廣泛結交朋友，能游刃有餘，甚至

如魚得水般地參與各項社會活動。他的謙卑，他的禮讓，

他的行為儒雅，他的藏書萬卷、學富五車，他的事必躬

親、不肯叨擾他人，他的潔身自好等種種傳統文人才有的

素質，令與他相處之人都會感到舒服隨順與和諧，而且一

定會有“營養豐富”、勝讀萬卷書的慨嘆。

在任何場合，假如旁邊有人滔滔不絕，他一定靜靜聆

聽，幾乎從不隨便插嘴。可若場內無人說話，那便立即成

為他高談闊論的天下。他口才極佳，腹內墨水又多，還見

多識廣、任何事情過目不忘；況他思維從不止息，表述從

不間斷，情緒始終飽滿，所以只要有他在，任何時候斷不

會冷場，人們絕不會寂寞，而只會為他的口才所征服、為

他的濤濤不絕所吸引，最後

心滿意足，一如剛剛大快朵

頤品過一頓豐盛的大宴。

所以，開館第二日能由

凌先生這樣的“大咖”親自

導游，帶領我們參觀了太倉

數處重要景點，那是多麼幸

運的一天、多麼充實愉快收

獲滿滿的一天。

那是個清涼舒適的濛濛

細雨之日。我們游覽了當地

著名的瀏河古鎮、天妃宮、弇山園等園林古跡，其中兩塊

碑文由凌先生撰寫，無疑其碑其文將伴隨千年古跡，永遠

留存在那裡。

一路參觀過來，古鎮長街兩側那些擁有藝術工作室的

知名藝術家，著名寺廟的主持，江南絲竹館的絲竹演奏家

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們因此而“沾光”，即使門尚未

開也能進去轉上一轉。

我們還去了位於明德初中、由貝聿銘審定的吳健雄

墓園，那個靜靜的角落還有楊振寧、李政道寫的墓牌與題

辭。時值周末校門緊閉，仍因校長是凌先生的好友，保安

破例允許我們進去參觀。

說起凌先生到處有朋友，其實更多的是別人甚至陌生

人認識他。在古鎮牌坊下站立的保安，激動地從後叫住凌

先生，連說“好多年沒看到您了啊！”在公園裡帶領白髪

學員油畫寫生的教員，無意間轉身相向，認出了凌鼎年，

原來他是退休的太倉市博物館館長、油畫家，也是熟悉的

好友。

每到一處，凌先生都會指著一個個物件，從古到今

如數家珍。是啊，他是《江蘇太倉旅游》一書的作者，還

寫了《太倉史話》《太倉老招牌》《弇山雜俎》《婁水文

存》《太倉近當代名人》等多本有關太倉文史的專著，是

當地有名的地方文化研究學者。提供的信息量驚人，記憶

力驚人，口才也驚人。如此之行，收獲之大不難想像，

令人極其過癮。有了這樣的一系列“打卡”，方才意識到

太倉不僅是人傑地靈的風水寶地，還有著那麼多的千年古

跡、走過走著那麼多著名文人藝術家科學家大咖的足跡。

一個平平靜靜毫不浮躁安居樂業的城市，居然有著這麼多

的“寶藏”，思之尤感震撼。

這樣的一番游歷，才體驗到凌先生內涵的厚重，誠如

一個行走的大字典，一個龐大的知識庫，一個承接了天地

之靈氣、成為文化載體的巨鼎。

然而，凌先生可以是朋友滿天下，可以在各種人物各

種知識各種行當中游刃有餘，可以隨時隨地面對眾人滔滔

不絕。沒有疫情時，他每年有大量的邀請，幾乎年年有三

分之一的時間奔忙在海內外各地，參加各種活動、各種會

議……。然而，如同巨鼎歸屬厚重的歷史，凌先生最終只

屬於那沉澱了幾千年古老

文化的精華：文字。只有

在文字這裡，才是他隨時

隨地念念不忘的心的歸宿。

每一只鼎都代表一段

傳奇。

凌鼎年先生，便是一

位傳奇性的人物。

再 次 由 衷 祝 賀 凌 鼎

年先生文學舘隆重開館！

（2023年5月3日）

賀《雨軒詩薈第三輯》出版

■凌鼎年文學館部分展品（姚建平攝）

南溟基金2023年第一場新書發布會成功舉辦
■南溟基金2023年第一場新書發布會部分與會者合照。

■燕紫《彼岸月光》（2021
）及李雙《澳洲小生活》。


